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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論文 

高齡者情緒調適研究的現況與趨勢 

秦秀蘭1 

一、前言 

隨著人類醫療技術的提升，人類的平均壽命逐漸增加，個體從退休後至生命

後期的時間增長，個體處於高齡期的時間也隨之延長。因此，高齡期的心理健康

顯得格外重要，也成為高齡者重要的保護性因子。Scheibe 和 Carstensen（2010）

彙整過去二十年來的相關研究發現，高齡者在 70 歲以後，幸福感會隨著年齡的

增加而增加，直到臨終的前一段時間，這種幸福感才會快速下降。因此 Scheibe

和 Carstensen 表示：儘管個體的認知功能和記憶會隨年齡的增加而下降，但是個

體的「情緒調適」（emotion regulation）能力卻受益於年齡。亦即，高齡者的情

緒調適能力和年齡呈正相關，因此高齡者比年輕人更容易擁有生活的幸福感。至

於，高齡者情緒調適的目的、過程、情緒調適的機制為何？這種情緒調適機制對

高齡者的生理認知功能有沒有影響？高齡者情緒調適的表現是否有文化差異性？

都是近年來各國神經認知科學、社會心理學研究者共同關心的議題。 

正如 Novak (2009)、Ronch 和 Goldfield（2003）、 Hooyman 和 Kiyak（2008）

的呼籲：由於政府和社會大眾對新一代高齡者身心理特質沒有充分的認識和了解，

老人潮（aging boomers）世代對社會所造成的挑戰，將會讓政府單位措手不及，

甚至造成各種「結構落後」（structural lag）的情形。一旦老人潮世代沒有充分

學習、發展潛能的機會，將造成社會文化資源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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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在介紹目前高齡者情緒調適的相關研究、目前國際研究者較常使用

的情緒評量工具、以及高齡者情緒調適研究的發展方向，提供國內相關研究者參

考。 

二、情緒調適的內涵 

「情緒調適」(emotion regulation)是指個體樂意並自動採取一些策略來處理

情緒，以因應個體內在、外在的情緒壓力，達到維持身心平衡的效果，同時也能

適切地處理他人的情緒，以激勵他人和維持良好的人際互動關係。情緒調適可以

引導個體朝向更適當的心情狀態，對個體身心健康的維持與促進都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因此情緒調適是個體情緒智力的主要因素之一（Mayer, Dipaoli & Salovey, 

1990）。目前學者們對於情緒調適的研究通常採取三種觀點，包括「歷程觀點」、

「能力觀點」以及近年來的「整合觀點」。 

「歷程觀點」認為情緒調適是個體調節情緒的整個歷程，包含監控、評估和

修正反應的內在與外在歷程，包括取得各種因應的資源、調整環境以符合情緒需

求等（Thompson, 1994）。「能力觀點」則認為情緒調適是個體的一種智能，主

要包括三個層面：情緒的評估與表達、情緒調節、以及情緒的運用（Mayer, Dipaoli 

& Salovey）。至於「整合觀點」則認為，情緒調適既是一種歷程，也是個體所

擁有的一種能力。本文採取Carstensen 和 Charles的「整合性」觀點，主張高齡

者的情緒調適既是高齡者一種智能的展現，也是高齡者面對不同情緒刺激時，在

神經認知功能上所發生的一連串歷程。 

三、高齡者情緒調適的重要理論 

學者對於高齡者情緒調適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幾種理論基礎上，包括「生命

全程理論」（life-span theory）、「補償理論」（compensatory theory）以及「社

會情緒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SST）等。其中，「生命全

程理論」的高齡情緒老化相關研究認為，隨著年齡的增加，高齡者對於環境的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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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能力會逐漸下降，因此影響高齡者的情緒處理能力。「補償理論」的研究觀點

則認為，高齡者情緒調適所展現的歷程，主要是一種因應生活的補償作用。因此，

高齡者在情緒調適上所展現的補償作用，主要在利用個體有限的資源，追求最佳

的能力展現（Baltes & Staudinger, 2000）。Heckhausen 和Schulz (1995)的研究認

為：高齡者所展現的「情緒調適」能力，是高齡者的「第二控制策略」（secondary 

control strategies）的運作結果。當高齡者感覺到自己的能力受到限制時，除了接

受自己認知功能逐漸下降的事實，也會試著改變自己的情緒表達方式，以適應特

定的環境，並減少挫折感與負向情緒的覺察（awareness）。 

至於，「社會情緒選擇理論」的研究觀點，則受到最多高齡學研究人員的重

視。社會情緒選擇理論是與個體動機相關的生命全程觀點，社會情緒選擇理論的

觀點認為：個人的「時間觀點」（time perspective）是決定個體動機和目標設定

的主要因素，該理論認為個體對自己在生命全程中所剩餘的時間有一種意識和潛

意識的覺察，因此個體可以覺察到自己在時間或社會空間上的疆界（boundary）。

根據Carstensen、Isaacowitz 和 Charles（1999）等人的研究，個體對時間的覺察

上，不只是對日常時間流逝的覺察，也是對個人生命時間的覺察。這種覺察會影

響個體的選擇，進而影響個體的目標設定、自我規劃、社會參與和行為表現等，

因此，目前該理論最常作為高齡者情緒調適相關研究的理論基礎。例如Carstensen、

Charles、Fredrickson、Mather和Fredrickson等人的研究都是根據社會情緒選擇理

論，探討高齡者在情緒調適上的發展軌跡，以了解個體因為年齡增加，在情緒調

適能力上的改變情形（Carstensen & Fredrickson, 1998; Carstensen & Mikels, 2005; 

Charles、Mather & Carstensen, 2003）。至於Burnett-Wolle 和 Godbey（2007）的

研究則是依據社會情緒選擇理論，探究高齡者休閒活動的規劃和選擇情形，其研

究設計上，都非常重視個體「時間觀點」與情緒調適能力的展現和歷程。 

四、高齡者情緒調適研究的主要議題 

由於全球高齡人口的增加、高齡人力資源受到極高的重視，目前高齡者情緒

調適的探究已成為情緒調適的研究主流，主要議題包括：高齡者情緒調適上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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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效應」、情緒調適正向效應的神經認知機制、高齡期個體情緒調適能力再學習

的可能性，以及情緒認知老化與高齡者的認知功能表現的相關程度等。 

(一)高齡者情緒調適「正向效應」的相關研究 

許多高齡者情緒調適的研究都表示，面對相同的正向、負向情緒刺激，年齡

越大的受試者，對「令人愉悅或開心」的照片的記憶較為完整，亦即，年齡越長

的受試者越傾向針對積極、正向的刺激給予回應，並稱這種現象為「正向效應」

（positivity effect）。透過「正向效應」，個體在面對不同情緒刺激時，傾向接納

或看到正面的情緒刺激，或者看到自己的優點；在提取記憶訊息時，也傾向提取

正向的情緒記憶，而不提取負向的情緒記憶（Charles, Carstensen, Mather, 2003; 

Scheibe & Blanchard-Fields, 2009; Sullivan, Mikels & Carstensen, 2010）。 

相對於正向效應，「負向偏執」(negativity bias)是指個體面對不同情緒刺激

時，傾向接納或看到負面的情緒刺激，或者傾向看到自己個人的缺失。因此心理

認知學者普遍認為「負向偏執」是一種危險的心理認知特質，精神病理學者則認

為，「負向偏執」是讓個體陷入心理危機、影響個體生活幸福感的重要指標(Gordon, 

Barnett, Cooper, Tran & Williams, 2008)。Scheibe 和 Carstense（2010）認為，高

齡者對正向積極的情緒給予較多的回應，可能是因為高齡者的認知處理技巧較為

熟練，也可能是高齡者在情緒處理機制上擁有比年輕人更多的資源。其概念和

Heckhausen 和 Schulz（1995）相同，亦即高齡者所展現的情緒調適能力，是高

齡者第二控制策略的運作結果，其目的是適應特定的環境，以減少挫折感與負向

情緒的覺察。 

國內秦秀蘭、洪櫻純、蕭玉芬以國內57位中高齡讀書會成員為對象，透過「時

間線」的描繪和情緒事件的分享，瞭解中年組(55-64歲)、初老組(65-74歲)、中老

組(75歲以上)等不同年齡組別高齡者在正負向情緒事件回憶上的差異性研究發

現：在「正向情緒事件的回憶」上，僅管年紀較大的參與者的確有較多的正向情

緒事件回憶，但是不同年齡參與者在正向情緒的回憶數量上並沒有顯著差異。至

於「負向情緒事件的回憶」上，中老組和中年組參與者的回憶數量則有顯著差異

(Chin, Hung & Hsiao, 2012)。75歲以上的中老組對負向情緒刺激的回憶明顯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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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組。亦即年長參與者的正向效應情形並不明顯；但是年紀越長的高齡者的確

表現較低程度的負向偏執。這種負向偏執偏低的情形，究竟是高齡者的智慧表現？

是高齡者為了獲得更高的生活滿意度？還是一種認知抑制情形(Scheibe & 

Carstensen, 2010)？需要我們進一步的研究。 

目前國際有關情緒認知的研究多數以「國際情緒圖片系統」（The 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IAPS)為工具，並透過「自我評量小矮人」（Self- 

Assessment Manikin: SAM）(如圖一)，了解受試者情緒的快樂程度和強度。目前

相關的研究者普遍認為，由於高齡者比年輕人經歷過更多複雜的情緒刺激，因此

當高齡者面對正向和負向情緒刺激同時出現時，高齡者比年輕人表顯得更為安定、

更具容忍力的情緒反應。但也有研究表示，高齡者面對刺激強度較大的正向情緒

刺激時，展現比年輕人更低頻率的愉悅感；面對刺激強度較大的負向情緒刺激時，

反而表現比年輕人更多的嫌惡和不耐煩(Keil & Freund, 2009；Richard、Backs、

Silva & Han, 2005)。 

Keil 和 Freund 兩人認為，老年人憑藉著過去多年的處事經驗和智慧，面對

日常生活各種事件，在情緒上比較不容易出現起起伏伏的情形。但是，為什麼在

嫌惡或防禦反應上，強度最大的圖片刺激，反而會引起老年人較高程度的嫌惡或

防禦反應行為？為什麼年輕受試者覺得刺激強度最高的快樂圖片，反而會引發老

年更多的嫌惡或防禦反應？都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二)高齡者情緒調適正向效應的神經認知機制 

針對情緒老化的神經認知研究越來越普遍，Wright、Dickerson、Feczko、

Negeira 和 Williams 等人在 2007 年的研究就認為，高齡者在面對負向情緒刺激，

卻不給予回應時，是大腦神經認知功能一種耗力費時的工作。因為，對負向刺激

卻不處理，只對正向情緒刺激給予回應，是個體大腦神經認知主動控制情緒的結

果，是大腦前額葉對負向情緒反應的抑制作用，高齡者在展現情緒調適的正向效

應時，大腦前額葉的確有較多的活化情形（摘自 Reuter-Lorenz & Park, 2010）。

至於前額葉皮質受傷的高齡者，在面對正向刺激時，因為前額葉皮質無法適時地

被激活，因此對負向情緒刺激有較強烈的反應。例如，患有失智症或阿茲海默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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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特別是額葉型失智症者，因為前額葉皮質區受傷，面對正向與負向情緒刺

激同時出現時，便缺乏前額葉對負向情緒刺激的抑制功能，以致於無法產生情緒

調適的正向效應（Scheibe & Carstensen, 2010: 139）。 

上述有關不同年齡族群在情緒處理機制的研究都顯示：相較於年輕人，高齡

者通常給予正向情緒刺激較多的回應。高齡者面對負面情緒卻不給予回應的現象，

是高齡者經驗的累積，既是一種認知控制的結果，也可能是造成高齡者生理和認

知功能下降的原因之一。至於高齡者這種情緒調適模式的真正目的是甚麼？也是

目前神經認知科學家所關心的議題。 

對此，Todorov、Fiske和Prentice(2011)也從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和社會

腦(social brain)的觀點提醒高齡教育工作者：高齡者在老化過程中會逐漸缺乏自

動化能力，大腦中處理情緒的區域的敏感度也隨之下降，個體會自動地選擇忽略

負面的情緒刺激，以維持更佳的生活幸福感。因此，一旦高齡者真正面臨負面、

不好的情緒，通常沒有辦法處理，無法給予適當的回應，或無法有適當的情緒處

理結果。因此呼籲家屬、照顧工作者和研究者重視高齡者情緒的抒發和引導。 

(三)高齡期個體情緒調適能力再學習的可能性 

對於高齡者情緒調適的正向效應，Scheibe和Carstensen（2010）的研究結果

有更深入的說明：當高齡者面對負向情緒卻不給予回應時，高齡者大腦的杏仁核

反而有較多的活化情形，這表示在高齡者的正向效應是個體對大腦神經生理反應

的自我掌控，是大腦神經認知機制發生改變的結果。因此他們認為：即使是高齡

者，個體的情緒處理過程仍然可以透過實驗或教育訓練加以改變。 

為了避免高齡者情緒調適「正向效應」對認知功能的負面影響，多位老化神

經認知科學家也針對高齡者的情緒調適能力給予引導，並觀察受試者在大腦各皮

質區的活化情形，以了解提升高齡者情緒調適能力的可能性與有效策略。例如，

Worsch、Bauer、Miller 和 Lupien（2007）以「寫作引導」（writing intervention）

來引導高齡者學習處理生活中的負面情緒刺激，緩和負面情緒對高齡者神經認知

功能的損傷。這些引導是針對負向情緒刺激的多重再評估（multiple reappraisal）

過程，包括：「向下的社會性比較」（downward social comparison）、「外在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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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attribution）、及「變通性的目的」（alternative goals）。結果證明，這些

學習不僅有成效，且明顯地減少高齡者對負向情緒刺激的愧疚感，也改善高齡者

的睡眠品質。參與研究的高齡者也覺得自己的情緒調適能力提升了，例如對情緒

的辨識能力、人際互動的興趣、以及專注於事前（antecedent-focused）的情緒調

適能力等。其中「專注於事前」的情緒調適是指個體學會辨識負向情境或人物，

適時地迴避，以避免遭受過多的負向情緒刺激。 

(四)情緒認知老化與高齡者的認知功能表現 

情緒老化過程對高齡者認知功能的影響程度，是目前神經認知科學家持續探

究的問題，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對大腦神經生理結構的了解讓我們對人類的認

知和情緒之間的關係有更深入的理解。人類的「邊緣系統」是掌管人類情緒的主

要區域，邊緣系統內「海馬迴」則是掌管人類記憶的關鍵區域，因此情緒對人類

認知功能的影響愈來愈受到重視，也成為神經認知研究的主流。有關情緒對認知

功能的影響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取向：認知的「補償假設」(compensation 

hypothesis)的觀點和工作記憶的「認知-情緒交易」(cognitive–emotional trade-off )

觀點(Mammarella & Fairdield, 2010)。 

(1) 補償假設觀點的情緒認知研究 

所謂「補償假設」的觀點認為，情緒調適過程和功能不會因為年齡增加而降

低，因此可以彌補高齡者認知功能的不足。只要在外在訊息具有情緒特質，都可

以幫助高齡者的認知功能和記憶。認知的「補償假設」觀點，主要在探討情緒對

工作記憶的影響。通常是透過正向、中性和負向三種不同刺激，經由不同情緒的

價量(valence)、刺激所激發的情緒強度(arousal)，以及個體對該情緒的控制

(dominance)情形，以了解個體對情緒刺激的反應機制。其中，「情緒的價量」是

用來了解個體對不同情緒刺激的注意情形，例如歡喜或生氣的回應；「刺激所激

發的強度」則在了解個體被某種情緒激發的程度；「情緒的控制」則用來了解個

體對自己情緒表達的自主能力。目前國際較常使用的自我評量表是由美國佛羅里

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所開發出來的「自我評量小矮人」（SAM)。 

(2) 工作記憶的「認知-情緒交易」觀點 

http://www.iog.ncku.edu.tw/riki/riki.php?id=TGF20&C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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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記憶的「認知-情緒交易」觀點認為，隨著個體年齡增加，高齡者在處

理工作記憶時，會主動的尋求情緒性資源；但是，這也可能是高齡者認知老化的

原因之一(Mammarella & Fairdield, 2010)，Mammarella 和 Fairdield 認為：這是一

種神經認知和情緒之間的交易行為。無論補償觀點或交易觀點，都顯示隨著年齡

增加，個體的認知和情緒之間，有著重要的互動和互補關係。「認知-情緒交易」

觀點的情緒認知研究，以情緒對工作記憶的影響為主，是目前認知相關研究的主

流，多數都在了解情緒對個體認知老化的影響情形，通常都在強調由下而上的「情

緒優勢效應」(emotiomal superioity effect)( Bower, 1992; Mammarella & Fairdield, 

2010)。 

Christianson 在 1992 年的研究即曾表示：對高齡者記憶有助益的影響因素通

常都是在「前段」的知覺和注意階段。亦即，高齡者容易記得具有「情緒性」的

資訊，是因為這些訊息具有「前端專注」(pre-attentively)的特質，可變成一種自

動化的過程，也是一種潛意識的資訊累積過程(摘自 Mammarella & Fairfield, 

2010)。例如我們色彩鮮豔、香氣特殊的花朵，會讓我們更容易記的它的名子；

和自己相關性較高、度蜜月時所經歷過的城市名稱，特別容易成為長期記憶的一

部分。因此，高齡期個體的情緒老化機制對認知功能的影響格外值得重視。 

Bower(1992)根據 Christianson 的研究提出「情緒優勢效應」的概念，Bower

認為，具有情緒性的刺激可以優先進入個體的認知管道，因此容易被保存下來，

參與工作記憶的過程。相對的，中性的刺激就不容易成為工作記憶或長期記憶，

原因可能是中性刺激比較不容易進入工作記憶過程，可能是因為這些中性刺激沒

有被個體再度喚起，也可能是工作記憶的能力被情緒刺激所占據了。Johnson 在

1996 所提出來的「圖片優勢效應」(piture superiority effect)，和 Bower 的「情緒

優勢效應」同屬於同一種認知策略，其中，彩色圖片對高齡者所引起的認知效應

比年輕人更加明顯(摘自 Mammarella & Fairfield, 2010)。對此，Mammarella 和 

Fairdield (2010)提出另一個假設：情緒因素對工作記憶的影響是一種特殊的「調

適策略」，是一種由上而下、從整體到細節的調適過程，而且這種調適策略會隨

著年紀的增長而更臻成熟，並稱這種認知策略是一種「情緒化的工作記憶」

(emotional working memory)。對高齡者而言，情緒化的工作記憶現象特別明顯

http://www.iog.ncku.edu.tw/riki/riki.php?id=TGF20&C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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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Mather & Carstensen, 2003)，因此，隨著年齡增加，情緒因素對個體認

知效能的幫助越大，因為老年人在認知策略上會自動選擇「情緒性的目標」。

Charles 等人認為，根據人類生命全程的概念，從時間觀點上來考量，高齡者普

遍選擇「情緒處理歷程｣的認知模式，是可以理解的。Carstensen 和 Mather 的研

究也認為人類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會傾向將過去重視「認知歷程」的行為模式，

轉變為「情緒歷程」的行為模式。近年來，由於大腦成像技術的發展，這些觀點

已獲得證實，例如，高齡者面對正向情緒刺激時，「杏仁核」有過度被激活的情

形等，對高齡研究或教育工作者都有很大的啟示。 

五、情緒調適研究的主要研究工具 

目前國際有關情緒調適的研究多數以「國際情緒圖片系統」（The 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IAPS)為施測工具，藉由觀看這些圖片，引發受試者各種

情緒反應。至於受試者的情緒評量，則多數使用「自我評量小矮人」（SAM）(如

圖一)，由受試者進行自我評量。 

(一) 國際情緒圖片系統 

「國際情緒圖片系統」是目前國際有關情緒認知研究的主要研究素材，「國

際情緒圖片系統」是由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的「情緒和注意力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motion & Attention: CSEA)所開發出來的研究資料庫。「IAPS」的

相關研究多數是跨國際與跨文化的研究，以了解在不同文化與社會脈絡下，個體

情緒調適發展的不同軌跡。IAPS所提供的範本圖片共有 20 組，每一組有 60 張

照片，包括各種可能引起正向、負向和中性情緒刺激的彩色圖片，全部圖片系統

共有 1965 張圖片(其中有兩張相同的圖片出現在不同組別中)，以瞭解個體對不

同情緒刺激的注意情形、情緒被激發的強度，以及個體對該情緒的掌控程度。 

(二) 自我評量小矮人 

「自我評量小矮人」（Self- Assessment Manikin: SAM）(圖一），也是美國佛

羅里達大學「情緒和注意力研究中心」所開發出來的，是目前國際研究者在進行

http://www.iog.ncku.edu.tw/riki/riki.php?id=TGF20&C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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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情緒圖片系統」情緒反應評量時，最常使用的自我評量工具。該設計的理

念認為：大腦與情緒有關的動機回應有兩個系統，包括：躍躍欲試(appetitive)的

回應和嫌惡或防禦(aversive or defense)的回應，兩者可以說明各種情緒反應的快

樂程度，以及該刺激所引起的刺激強度( Lang, Bradley & Cuthbert, 2008)。人類各

種情緒的神經系統回應和靈長類一樣古老，都是為了協助個體生存並保護個體免

於受到傷害。其中「嫌惡或防禦」的回應系統是為了面對威脅，採取行動，包括

一些退縮、逃跑或攻擊等行為；相反的，「躍躍欲試」的回應系統則是為了現狀

的維持、生殖、滋養等，包括攝食、交配、照顧等行為。這些系統是透過大腦的

神經網絡完成，是個體身體和自主生理系統參與注意力和行動時，相互協調的結

果。動機性的行動和大腦皮質、自主神經有關，至於行為的動作反應程度則有不

同的「強度」。 

 

 

 

 

 

 

 

 

 

自我評量表共有三個圖形，作答時可直接在作答紙上勾選最適合用來代表自

己此時此刻情緒狀態的圖形，採取九分量表的計分方式。上層、中層和下層三個

圖形分別測量作答者情緒狀態的三種狀態：(Ａ)是對情緒的價量(valence)、(Ａ)

是情緒被激發的程度(arousal)、(Ｃ)是個人對該情緒的控制程度(dominance)。最

上層(A)的圖形從快樂到不快樂，評分表最左方的欄位是微笑的臉，代表最快樂；

最右方的欄位是嘴角向下、哭喪的臉，代表最不快樂。不同表情之間的欄位，則

圖一   自我評量小矮人(Self- Assessment Manikin) 
資料來源：摘自秦秀蘭 (201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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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介於兩種情感之間的情緒覺察，因此共有九種情緒狀態的選擇。中間圖形(B)

從激動到平靜，評分表最左方的欄位是內心幾乎要爆炸的情緒，代表最最激動；

最右方的欄位是內心平和、不受外界干擾的心情，代表平靜不受刺激的情緒。不

同表情之間的欄位，代表介於兩種情緒之間的心情，也有九種不同程度的選擇。

最下層(C)從被支配到自我控制感。評分表最左方的欄位是個受到控制的小人，

代表受試者受到外在刺激的支配情度最高；最右方的欄位是雙手交叉、具有控制

權力的樣子，代表受試者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緒，個人情緒受到圖片的影響程度最

小(摘自秦秀蘭，2012)。 

因此，「自我評量小矮人」的自我評量包括三個向度：「快樂價量」的判斷可

以顯示個體投入某種動機系統的量，所展現的是個體對於某種刺激「躍躍欲試」

的回應程度；至於「引發刺激」的判斷，可以顯示個體反應動作的強度，所展現

的是個體對某種刺激「嫌惡、防禦或喜愛」的回應程度(Bradley & Lang, 2007)。

除了情緒快樂價量的研究外，目前不同年齡者的情緒反應強度也陸續受到社會學

和心理者的重視，至於情緒的「自我控制」程度則較少被研究者使用或進行資料

分析。  

六、高齡情緒調適研究的未來發展取向 

如上所述，過去幾年來有關情緒調適的研究快速成長，主要探討主題包括：

不同年齡個體在情緒調適「正向效應」上的差異性表現、探究個體正向效應的目

的性、個體產生某種情緒的神經傳導機制等。然而，這些研究都是一些「外顯的」

(explicit)的情緒調適或情緒反應，都在了解個體透過外部刺激或外部引導產生情

緒反應的程度，無法反映出個體的自主性以及個體與環境的互動性。 

隨著「社會腦」的概念逐漸發展成熟，個體社會認知的發展機制，社會認知

和個體身心健康的相關研究都越來越受重視(Todorov、Fiske 和 Prentice,2011)目

前也有少數研究者提出「內隱的情緒調適」(implicit emotion refulation)的概念，

強調人類情緒的表達是一種自主的、無意識的、是個體過去經歷和當下所處情境

的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是一種「內隱式」(implicit)的情緒調適作用(Gyurak, 

http://www.iog.ncku.edu.tw/riki/riki.php?id=TGF20&C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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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s & Etkin, 2011；Koole & Rothermund, 2011；McRae, Ciesielski & Gross, 2011)。

Koole 和 Rothermund 將內隱式情緒調適界定為一種過程，是個體在沒有任何意

識性的引導或外顯性目的的引導下所產生的情緒變化，這種內隱性情緒調適主要

在改變情緒反應的品質、深度和時間(p.390)。 

強調內隱式情緒調適的學者主張：人類的情緒反應除了和刺激的強度有關，

重要的是該情緒刺激和個人過去負向情感、個人親密關係，以及情緒回饋所產生

的交互作用。所以近期的情緒調適研究紛紛強調情緒的評估(appraisal)與再評估

(reappraisal)的概念，同時透過情緒的再評估，將這種情緒調適機制內化為個人的

自我信念(Koole & Rothermund, 2011)。例如上述 Worsch、Bauer、Miller 和 Lupien

（2007）以「寫作引導」引導高齡者學習處理生活中的負面情緒刺激、緩和負面

情緒，以減少高齡者神經認知功能的損傷，都是嘗試透過教育引導受試者針對刺

激的再評估作用，適當的處理個體的負面情緒，而不是壓抑或不回應。以減少負

向偏執對高齡者神經認知功能的傷害(Gordon, Barnett, Cooper, Tran & Williams, 

2008)，都是高齡者情緒調適、諮商與心理治療的重要引導技巧和策略。 

Koole 和 Rothermund 提醒我們：「個人對情境的評估」是情緒調適的核心，

為了將情緒反應內化為個人的信念，個人對每一個特殊情境或外在刺激都必須有

適當的詮釋，個人「自我覺知的轉化」，以及「日常生活重心的轉化」是情緒調

適的核心。然而，個人通常不容易覺察到自己情緒再評估的結果，也很難將這些

新的評估轉化為個人信念。因此，個體「身心的交互作用和整合」才是情緒調適

的關鍵，亦即，個體情緒調適的效能取決於個人身體與心靈互動的有效程度。  

七、結語 

本文從情緒調適的內涵、情緒調適的理論基礎開始，繼而介紹過去幾年來高

齡情緒調適的主要研究議題，包括：高齡者情緒調適上的正向效應、情緒調適正

向效應的神經認知機制、高齡期個體情緒調適能力的再學習，以及情緒認知老化

與高齡者的認知功能表現之間的關係。最後則介紹近期社會心理學者所提出來的

「內隱性」情緒調適的概念。這些研究議題的轉變提醒我們，儘管科技再發達，

http://www.iog.ncku.edu.tw/riki/riki.php?id=TGF20&C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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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神經科學研究技術再進步，追求身心靈一體、身心靈合一的「整全」(holistic)

概念，才是人類幸福生活的本質。目前高齡者情緒調適的研究也已逐漸採取「整

合」的觀點，除了透過高齡者大腦神經認知功能上的改變，了解高齡者情緒調適

的歷程與機制；也分別從社會腦和社會的觀點探究個體情緒調適機制與個人生活

經歷或生活情境的互動關係，楬櫫高齡者的情緒調適的特殊性，肯定高齡者情緒

調適能力是一種智能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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